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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幸

暑假结束后，发现体育馆后面的铁丝网坏了个洞。自那以

来，每当快要迟到的时候就避开正门，利用这个洞进去。洞被塞

了几次，每次都是体育老师们大致用铁丝修补一下，可以用手轻

易扒开。不料，惟独今天早上铁丝网用粗铁丝补得密密实实，推

也好拉也好全然奈何不得。看样子是星期日时间多得无法打发

的值班老师干的好事。要想进去，只能拧开铁丝网上的铁丝扣。

但铁丝网空隙伸不进手，手指够不到那个要命的铁丝扣。而若作

罢转去正门，势必给学生训导员在迟到票上剪口。剪口三次，父

母就要被叫来学校。

体育馆旁边是个不大的后院。院中央有个喷水池。池周围

的长椅上，放学后常有三年级的情侣盯视喷出的水花。但现在是

上学时间，没有情侣。倒是有个不好惹的家伙和我同是一年级，

自然认得。他有个绰号叫“治幸”，这点我也知道。不过是把“幸

治”这个本来的名字颠倒过来罢了，一个非常随便的绰号。在我

们高中，治幸还真算是个传奇性人物。

事情的开端发生在暑假快要结束的一天下午。他一个人去

看学校严禁观看的电影《埃马尼埃尔夫人》。刚走出电影院，冷不

防撞见正在巡视学生风纪的鸭田。鸭田是个明显带有右翼倾向

的五十岁左右的体育老师，动不动就喝一声“咬紧牙”打学生嘴

巴，这已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点也很有名：下雨不能使用操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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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就把男生带进教室洋洋得意地讲述自己的战场经历。治

幸偏偏同这个鸭田在希尔比亚 克里斯泰妖艳的招贴画前不期

而遇。阴险的鸭田没有当场叫他“咬紧牙”，而把治幸的名字记在

手册上。第二学期第一个全体早会上，校长训话和校歌齐唱顺利

结束之后，鸭田慢慢悠悠登上台来，向全体学生报告完治幸的行

径，拿出了他的传家法宝。岂料，就在鸭田以近乎自我陶醉的痴

迷眼神叫罢“咬紧牙”那一瞬间，不知治幸怎么想的，竟然松开裤

带露出了屁股。结果，男生爆笑，女生惊叫，鸭田愕然，有良知的

教师苦笑⋯⋯神圣的早会仪式便在这一片嘈杂声中草草收场。

若问治幸后来是否挨了鸭田一顿猛揍，却也不然。重视事态的校

长居中调停，治幸得以停学一星期了事，真不知人生孰幸孰不幸。

偏巧，便是这样的家伙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坐在喷水池前面

的椅子上看书。

”我“喂 隔着铁丝网招呼他。

他从书上抬起脸往这边看，看一眼又低头看书，就好像被附

近的狗叫一瞬间打断阅读过程。

“求你点儿事，”我手扶铁丝网，以可怜的声音说“，把这里的

铁丝拆开好么？”

他再次从书上抬起脸，比刚才稍往这边多看了一眼。见他又

要返回书页，我赶紧趁他视线还没移开的时候重复道：

“求你了，求你把这里拆开。若不然，我就要给训导员剪迟到

票了。伸手帮一下忙，就算救人一命。”

我尽可能浮起友好的微笑，等他表态。他再在鸭田面前露屁

股，再是不要命的傻瓜蛋，此时此地也只能指望他帮忙。治幸往

膝头的书上注视片刻，终于悠悠然欠身离开长椅，以慢得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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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把他拽倒的速度朝这边走来。

“这里，这儿！”我从铁丝网外指着铁丝扣。

他用仿佛特意惹人焦急的步调走近铁丝网，双手放在铁丝网

上一动不动。起身都过去一分钟了，他才好歹来到我跟前，在那

里停止所有的动作。

“怎么了？”我问。

“不觉得傻气？”

“什么傻气？”

“有人拆铁丝网，有人来补，又有人拆，又有人补，永无休止。

你应该堂堂正正绕到正门由训导员剪迟到票才对。”

在这种情况下讲大道理的人是信赖不得的。我本能地嘀咕

这个讨厌的家伙。在鸭田面前露屁股恐怕也不是为了反抗权威，

而是出于扭曲的自我表现欲。

“知道傻气，”我拼命克制自己“，不过这铁丝网反正已傻气很

多年月了，再多傻气一天也并不碍事的嘛！”

何苦一大清早啰啰嗦嗦辩论这个！他依然故弄玄虚地嘟囔

什么“汝等须从窄门进，毁灭之门大且宽”，但归终像是有意帮忙

了。话虽这么说，态度还是那么不冷不热，瞧那像要把一切归于

偶然的手势，仿佛在说“凡事皆赖时运”。

“这种时候还看书可真够从容的了。看的什么书？”他动手拆

的时间里，我最大限度地讨他欢喜。

“你不知道的书。”他说。

未免叫人冒火。或许的确是我不知道的书。但若是我，有同
①学问看什么书，就算对方除了《诺斯特拉达穆斯 的伟大预言》没

看过别的，我也会正正经经回答是艾米莉 勃朗特的《呼啸山

，法国医生，星相学家，以其预言能力和预言诗为

法国王室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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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兴之所至，很可能讲一下希克厉和卡瑟琳痴恋的大致经过。

并且辩解说不过消磨时间罢了，言外之意是：就算自己看这样的

书，也并不等于比你了不起。

“那里边装的什么？”过了一会儿，这回他指着我腋下夹的唱

片套问。

“尼尔 扬的‘ ，大概是你不知道的唱片。”我说。

我本想一口咬定说“肯定是你不知道的唱片”。

“不错？”

“无与伦比。”

“想听听。”

“讲好借给同学的。”我冷冷回答。

“放学后和那个同学一起用音乐室的组合音响听一下如何？”

治幸不知趣地提议。

“那还不给岩熊整个打死！”我蹙起眉头，表示绝无可能。

“那家伙出差了，”他说“，星期五才回来。”

“你怎么知道的？”

治幸停下拆铁丝的手，从校服口袋掏出一本手册。

“都记录在此。”

“都？全体老师？”

“看教员室的黑板不就一目了然了？”

“喂喂，说话别停手。”我说“，可你为什么做那种事呢？”

“比如为了用音乐室的音响。”他说“，此外也有种种妙用。我

是瞧着这手册制定每一天行动计划的。”

①意为“收获”，美国常青 年的专辑名扬（摇滚乐歌手尼尔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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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能地觉得同这小子一起行动没什么好事，很想让他取消

使用音乐室音响的打算。

“音乐室音响上着锁的吧？”我以十分遗憾的语气说。

“放心好了，”他很老成地说“，你只管拿唱片和那个同学来音

乐室就是。三人听完再把唱片借出去，可以吧？”

“噢。”我勉勉强强点头答应“，反正快点儿拆好不好？”

“马上就好。”

这时，预备铃响了。班主任赤木马上就要走进教室，在讲台

上打开点名簿。我的名字为前数第五位，迟到当即露馅。第一个

铁丝扣好歹开了。不料治幸一转身离开铁丝网，三步并作两步朝

喷水池那边走去。

“怎么回事啊？”我厉声问道。

“剩下的你自己弄。”他一边收拾长椅上的东西一边说“，因为

你，我都快要迟到了。”

“喂，少开玩笑，”我几乎带着哭腔央求“，这种关头怎好见死

不救？”

“反正你笃定迟到，”他已开始撤离“，但没必要再添一个人迟

到。那样岂不傻气。好了，放学见！”

“喂，等等⋯⋯”

何其冷酷！何其自私！讲大道理的人就是不可信赖。玩弄

俨然箴言的词藻把别人卷入云雾的家伙一文不值。我开始拼命

解剩下的铁丝扣。铁丝没有想的那么顽固。也许治幸已经解得

差不多了，支柱部分很快脱落，接下去把周围缠绕的用双手扒开，

从中钻进里面。我顾不上喘息，直奔教室而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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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有男”

野居原比平时还焦躁。按他的计划，第二学期把《伊势物

语》 。然而大家不好好预习，加之结束，寒假补习《枕草子》 内

容多少带有色情意味，致使细枝末节掀起高潮，课程进度明显受

阻。解释得越细，他越难以自拔。说到底，将这样的作品作为高

中一年级古文教材本身恐怕就是相当缺乏考虑的。看上去格调

高雅，但讲述的却是赤裸裸的男女交合。对于十六岁的少男少女

来说，这种不协调倒是饶有兴味。

“那么，立川，你读读看！”野居原叫起第一个学生。

立川升站起来朗读。几乎每一句节都出错。

“昔者有男，又有一女高不可攀，男欲娶女苦求数年，夜不能

寐⋯⋯”立川升嗤嗤笑了起来。

“认真些！”野居原从教科书上抬起脸。

立川升继续下文：“夜不能寐⋯⋯”教室里窃笑声此起彼伏。

立川升勉强忍住笑“，夜不能寐、不能寐、不能⋯⋯”

“不能寐算了！”野居原说。

一下子哄堂大笑，讲课中断。野居原气鼓鼓地扫视学生，把

书无奈地扔在桌子上，等待笑声平息。

我把笔记本在书上摊开，开始往新的一页写信。写了一会儿

日本古代短篇故事 年，作者不详。集，大约成书于

日本古代随笔 年，作者清少纳言。集，大约成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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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笔，偷看坐在斜后面的薰。她视线落在课本上，等待继续讲

课。头发间闪出的额头和鼻子令人怜爱。信的内容是放学后在

扬的“音乐室听尼尔 。把唱片特意带到学校来，原本

就是为了借给薰。不料早上祸从天降，计划整个乱套。同治幸的

那个约定叫我心神不定。哪怕对方再不值得让人守约，总的说来

我也还 扬多少是是个守约之人。况且用音乐室的音响听尼尔

个诱惑。因为，音乐课上我们总是听什么“青少年管弦乐入门”，

都有点儿听腻了。

对立川升无可奈何的野居原转而指名村崎瞳。这种时候叫

女生名字基本可保无事。这点本该心中有数，而他一开始偏叫学

习差劲儿的男生 这个阴险家伙！

“路途遥远，而夜已深。不知此地有鬼出没，加之雷声大作，

骤雨倾盆，男子见一破败仓库，遂将女子置于其内，自己身负长弓

箭袋守于门旁，只恨天不快亮。岂料鬼已将女子一口吞噬。女子

惊叫一声，却因雷声轰鸣而未入耳。及至天光破晓，男子四顾搜

寻，女子已不复见。纵捶胸顿足亦于事无补矣。”

和立川升不同，村崎念得甚是流畅，简直一泻而下，就连中间

夹入的和歌①也朗朗念出：

伊人曾问白玉乎

吾答明明是露珠

伊人如露无踪影

但愿吾身亦杳然

我合上写开头的笔记本，开始从第一段重读这个故事。读的

①日本传统诗歌形式，由五句三十一字（音）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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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由频频点头。不一会儿，野居原开始结合解释语法把刚

才念的地方译成现代日语。但不用听他解释，我已经彻底理解、

欣赏、玩味了这个小故事。它太有现实性、太令人感同身受

了 我是把这个故事作为将来可能发生在自己和薰之间的事

情来阅读的。

从前有个男子（就是我），男子有个喜欢的女子（即薰），两人

要好起来。但由于女方父兄的反对而无法相守。于是男子说服

女子，终于拉起女方的手使她和自己私奔，一路摸黑急跑。沿芥

川奔跑之间，女子看见草叶上的露珠，遂问：“这是什么？”男子顾

不上回答，继续奔跑，路途遥遥，夜半更深，以致他看不出此地有

鬼，加之雷声大作，便把女子塞进一个破旧的仓房，自己背着弓箭

在门口守护。男子舒了口气，心想天很快就亮。不料鬼乘虚而

入，把女子一口吃了。女子倒是叫了一声“啊”，但被雷声盖住男

子没听见。天终于亮了，一看，领来的女子不见了。男子顿足大

哭，但已无济于事。

悲痛之余，男子咏了一首和歌：你曾问我是不是白玉，我回答

那是露珠。你如露珠倏忽不见，我也想快快形影皆无。

我险些把泪珠滴 投影于故事之中的我们实在在课本上

可怜之至。女子看见夜露询问“这是什么”那里尤其叫我心里难

过。女子“啊”一声惊叫那里也让我不惜一洒热泪。难免悲从中

来。女子是想同男子远去天涯海角的。来吃女子的鬼，其实就是

赶来领回女儿的父亲或找回妹妹的兄长。这些家伙总是在别人

热恋路上设置障碍。野居原自鸣得意地解释说，此种情况下的女

子是二条皇后，鬼是其兄右大臣基经大纳言国经⋯⋯完全是不解

人性机微的胡言乱语。不是那样的问题！野居原君！我仿佛历

历透视出自己同薰爱情的前景。一个优美悲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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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包蛋

校舍之间有一方校庆几十周年时修建的漂亮的小院子。院

子里红砖铺地，照例有喷水池、有若干花坛，周围摆着长椅。天气

好的时候不少同学这里那里坐在院子里吃饭盒。暑假期间小有

进展，进入第二学期我开始每星期和薰在院子里吃几次饭盒。不

用说，饭盒内容讲究起来。我向母亲提出，别放小杂鱼干和昨晚

的剩菜，有意无意提醒母亲注意把饭盒弄得体面些。母亲心有所

觉，说道“：懂得那回事了，得。”

薰的饭盒总那么惹人喜爱。她说是自己做的，和我母亲做的

天上地下。我家母亲再费唇舌也做不到薰的饭盒那般可爱。即

使适当开导几句，她也压根儿不思进取：“那么大个儿的饭盒，如

何做得可爱嘛！”我觉得自己相当不幸。

“荷包蛋，给你。”说着，薰把蛋放在饭盒盖上。于是我把荷包

蛋吃了。

“牛肉饼也来一半？”

“算了，那么小的饭盒，不全吃掉会发育不良的。”

“做多了些，本来就想分给你一半。”

终归，牛肉饼也讨了一半。也真是的，我心想，人家薰的饭盒

既有荷包蛋又有牛肉饼，而我的呢，只有咸青花鱼和筒状鱼肉糕。

同时眼前浮现出母亲的神情：“这有什么不好！”

“音乐室的音响，可能随便使用？”薰有点儿担心地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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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岩熊出差要星期五才回来。再说就算挨训，主谋是治

幸，我们也可装糊涂。”

“我么，应付不来天本君的。”薰神情有些消极。

“知道，”我说“，是因为他露屁股了吧？”

薰低下头，脸刷地红了。那样子，可爱得真想一把将她揽在

怀里。既然治幸的屁股可以从薰脸上引出这般可爱的表情，那么

他（或者说他的屁股）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

“女孩子没人不对他头疼，毕竟露出屁股来着。”我穷追猛打

似的说。

“快别说这个了。”薰断然说道。又摇了几下脑袋，像是要把

烙在脑袋里的不洁场景甩掉。

我拿来不知谁放在院子里的茶壶，用饭盒盖喝茶。好天气。

校园里栽的金桂味儿随风飘来。红砖小院赏心悦目。水池、喷出

大凡同薰看见的水花，甚至煞风景的校舍 的东西无不美丽动

人。

岂料，就在此时，刺激自己神经的存在出现在眼前，治幸！他

双手拿着饭盒和书，犹如从毕加索的画中下来的丑角一般走来。

一脸傲慢和 和超然的表情，仿佛在说即便 颠倒过来也丝毫不

以为然。他就那样从正对面朝我们走来，炫耀似的在池沿弓身坐

下，把带来的饭盒放在旁边，兀自翻开书页。翻到所读书页之后，

他一边用眼睛追逐字迹，一边用右手灵巧地解开饭盒包皮，打开

盖，取出筷子，近乎机械地把食物送入口中。我一动不动地观察

他。或许感觉到了我的视线，治幸忽然停住手，缓缓抬起脸，面无

表情地在我脸上盯视数秒。

“不吃荷包蛋？”他一无前言二不助跑地劈头一句。随后用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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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尖夹起荷包蛋定定细看。“我讨厌荷包蛋。可是饭堂的阿姨次

次往我饭盒里放荷包蛋，说摄取蛋白质脑袋好使。哼，再摄取蛋

白质，我脑袋也这德性。”说着，他略略耸了一下肩，“不吃荷包

蛋？”

“谢谢你的好意。可我吃过了。”

“是么。”他把筷子夹的荷包蛋毫不怜惜地甩进水池。荷包蛋

“砰”一声落在水面。

“看什么呢？这回可以告诉我了吧。”

听我这么一说，治幸条件反射似的目光落在自己手里的书

上。尔后抬起头“，去你那边可以么？”他说“，那样你也不必

嗦嗦大声发问了，我想。”

他拿起饭盒和书，走到我们坐的长椅。

“你好！”治幸向薰打招呼。

“啊，你好！”薰惶恐地低头。

“喏，你想知道的书。”说着，把相当厚的书递了过来。

“原来是威廉斯 巴勒斯 的《裸体午餐》！”我看着封面书名

说“，这书倒是晓得。”

治幸以“休得装蒜”的眼神尖锐地瞥了我一眼。

丹的“有个叫斯蒂里 滚石乐队，”我以似乎无所谓的语气

说“，乐队名称就来自《裸体午餐》中的一节。”

丹？”治幸从我手中拿过书，“斯蒂里 啪啦啪啦翻动起来，手

势显然可以看出动摇。

“就是说，书本知识并非一切吧！”我最大限度挖苦一句。然

，美国小说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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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好了好了”的感觉看一眼父母为祝贺升高中给我买的手表。

一块着色的抛光玻璃盘手表，表针显示午休即将结束。

“反正放学后音乐室见！”我催促薰，边从长椅上欠身边说，

“饭盒再不快吃午休可就过去 ！　

但治幸只瞥了一眼 像是说快那边 依然闷头翻书去

页检索“斯蒂里 丹”，任凭开了盖的饭盒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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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的唱片让人伤脑筋的是歌词卡上尼尔 的字难以看清。

或许是扬氏亲笔，但听歌时候一一对照才能明白。尤其是第三张

淘金梦醒）就像把胡乱写在笔记本上的

歌词复印下来的一样，只看一眼便失去读取字义的愿望。这诚然

是个麻烦，但唱片本身哪一张都无可挑剔。特别是“ ”从

头至尾登峰造极。

音乐室的组合音响放在特制的木箱里。外国进口的音箱十

分得体地置于讲台两端。即使对音响器材所知无多的我也看得

出东西甚是高档。这是几十年前毕业于这所高中的一个富翁捐

赠的，音响旁边以金字堂而皇之写着其姓名和捐赠日期。治幸用

从教员室偷偷拿来的钥匙打开音乐室门，又开始用另一把钥匙开音

箱盖。木箱的顶盖是推拉式的，里边装着做工考究的巨大唱机。打

开下面的对开门后，可以看到里面的放大器和开式磁盘放唱机。

薰放学后没来音乐室。理由是要参加课外活动部的讨论会。

部到底讨论些什么呢？小野小町是否到处物色男“歌留多” 人直

莫非讨论这个不成？至沦为白骨、蝉丸究竟何许人氏 莫名其

妙的世界，“歌留多”部那劳什子！不管怎样，薰存心回避治幸是

①一种日本纸牌，按日文五十字母顺序在每张纸牌上写一首古代和歌，共一

百首（百人一首）。下文的小野小町和蝉丸均为和歌作者。小野小町乃日本古代有

名的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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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无疑的。作为她，还是想对曾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屁股的小

子敬而远之吧。理所当然。而这样一来，我和治幸落到两人单独

欣赏唱片的地步 很难说有多么激动人心。

全部开箱之后，治幸以“请吧”的架式指了指音响器材。自己

随即坐在教室中间的椅子上。我以庄重的手势打开唱机盖，从套

里拿出唱片放在转盘上，接着找到下面的放大器按下开关，再按

下唱机开关，转盘开始转动。我轻轻提起唱针端头。也许心理作

用，手似乎有些颤抖。我注视片刻橙色指示灯，尔后把唱针静静

置于唱片槽外围。拧动放大器音量钮，沉甸甸的大提琴和低音鼓

开始缓缓刻录节奏。这种泯灭自我的节奏部再妙不过，浑身上下

不由掠过一阵战栗感。“听，孤独的少年周末离家出走。”治幸从

房间中间往我这边看着，视线碰上后点了下头，仿佛说“的确好极

了！”打击乐前奏开始的时候，我断然拧大音量。整个教室的窗扇

微微发颤。

我坐在治幸旁边。无与伦比的音响器材。放这么大音量也

毫不嘈杂。脚踏式铙钹从右边、小鼓从左边犹如拳击手的刺拳和

钩拳飞奔而来。一个一个音符好比贝壳、可乐瓶和苹果那样带有

清晰的轮廓，仿佛可以用手抓起。尼 扬那弹拨片触击吉他每尔

一根弦的瞬间以及五六号粗弦瑟瑟发颤的情形仿佛近在眼前。

甚至打击乐间奏的喘息都能一一听出。无意间窥看治幸，他正闭

目合眼沉浸在音乐之中。

尼尔 扬在诉说金子般的心灵，诉说男女的交往，诉说爱国

面转罢，我走到音响那里提起唱针，翻过唱片，重之情。 新放下

扬开始唱针，返回座位。音箱传来班卓琴的音色。尼尔 诉说老

）年牛仔（ 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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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我问治幸。

“不错。”他说“，不过比较说来，我更中意普罗科菲耶夫①。”

“哦，那是哪里的乐队？”

治幸没有回答。我们默默听剩下的唱片。尼尔 扬在诉说

亚拉巴马的种族歧视，诉说海洛因中毒的男人们。不久，到了最

后一曲，随着石破天惊的吉他独奏，唱片转到尽头。我提起唱针，

小心把唱片装进唱片套，准备一会儿拿去“歌留多”部借给薰。这

咯 ”按动手指。时间里，治幸打开钢琴盖，开始“咯 音乐室讲

台左右有两架钢琴，一架竖式钢琴，一架平台钢琴。治幸坐在平

台钢琴前面，几乎 一直弹完。接着不出差错地把《献给爱丽丝》

又弹了一支我不知晓的曲子。问曲名，答说布格谬勒的《骑马的

贵夫人》。

“蛮好的嘛！”我不无敬佩地说。

“练过。”他说“，练到小学六年级。相当不错的呢！《骑马的贵

夫人》是最后一次汇演时弹的。弹《献给爱丽丝》是在小学五年级。”

“为什么放弃了？”

“为什么呢⋯⋯”治幸合上钢琴盖，沉思片刻“，大概那时候没

认为钢琴对于自己有多么重要。”

“现在呢？”

“觉得似乎可以很好地相处下去。”

“好像谈女孩子似的。”

“就是说可以作为乐器来接触，”他换上结束谈话的语气“，而

不是作为父母强加给自己的情操教育器械。”

，苏联作曲家。

，贝多芬钢琴独奏小品，遗作，无作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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